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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院士比较胖，行动不
太利索，睡觉打呼噜，人非常
和蔼，很少批评人，1965 年几
乎全年都在封丘。”时至今日，
席荣珖、傅积平、赵其国等人
都对熊毅先生在封丘的工作
生活留有深刻印象。

国家顶级土壤学家都在
小村蹲点亲力亲为，更别说其
他的科技工作者。

傅积平先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参加过熊毅和席成藩
领导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土壤
野外调查，深知熊老的作风。
当时熊毅等人指导培训了100
多位大学生，要把几本书的规

范都完完整整地背下来，训练
几个月，考试合格才能承担任
务。“在野外，我们不可能带着
书本，就靠记忆，两个手指把
土捏起来，就能判断它的质
地，马上报出来是细沙、中沙
还是粗沙，是轻黏土、中黏土
还是重黏土。到盐碱区，地表
的盐，只要亲口尝，用舌头舔，
基本能确定土壤属于什么类
型。”傅积平在回忆文章中说。

到封丘的科学工作者们，
对水土的熟稔程度也别无二
致。

因为找对了方向，又凭着
这样的干劲，到 1965 年 11 月，

即使只用肉眼观测，“井灌沟
排”改良盐碱地的效果也已十
分明显，麦苗生长茁壮，井灌
浇水比不浇水的地块，春高粱
和夏玉米增产明显。

“打井之前，每人口粮只
有几两，第二年，每人能分七
八十斤，不用逃荒了。”盛水源
村当年的大队会计刘振德说。

其后，随着这种改良盐碱
地办法在更大范围的推广，熊
毅和梅花井都出名了，吃饱了
肚子的农民真心感激这些从
大城市来的科学家。

席荣珖回忆了一段小故
事。那时的“洗剪吹”远没现

在这么讲究，但熊老却有点害
怕理发。为啥？剃头匠知道
他是大科学家，把他当恩人一
般看待，理发时活儿干得格外
细致，千方百计多跟熊老说
话，别人半小时剪完，熊老得
在那耽误一个小时。

1995年，熊毅先生逝世10
周年之际，封丘人民在中科院
封丘农业生态试验站内给熊
老树立了一块纪念碑，这是全
国唯一一块在野外站为科学
家立的碑。后来，河南省又为
熊老立了铜像，就守望在潘店
镇300亩试验田的旁边。

“从盐碱滩到米粮川——纪念中科院在封丘工作50周年”系列三

剃头匠“偷”了科学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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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的盐碱问题并不止盛
水源村一种类型，实际上，中科
院当时陆续组织了18个研究所
赴黄淮海地区，而封丘也总计
布了12个试验基点，参与者有
数百人，比如盛水源是研究治
理次生盐碱地，西大村是治理
瓦碱为主的老盐碱地。

其中，宋荣华负责的荆隆
宫乡水驿村的背河洼地盐碱地
改造，也影响深远。以前，封丘
别说是这块只长芦苇的荒地，
就是好地也没种过稻子，从上
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包
括水驿村在内的十几万亩沿黄
洼地，都成了水稻高产区。

当地人说，封丘的大米跟
原阳的起步时间差不多，只是
没有原阳有名气。

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曾任封丘县主管水利的副县长
程丁合先生回忆，首先建好一
个个方形田块，筑上埂，然后在
黄河泥沙含量最高的三四月份
桃花汛期，利用黄河水位高的
特点，采用虹吸的办法把河水
排入方形田块，等半个月后把
清水排掉，淤泥就留了下来，都
是种稻子的上好肥土。这就叫

做“引黄放淤稻改”。
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件神

奇的事。“黄河经过长途跋涉，把
黄土高原最好的表层土带过来，
封丘就要利用这个资源改善土
壤，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傅积
平回忆，宋荣华在试验中还发
现，淤泥的厚度必须达到25~30
厘米，种水稻时不能打破淤泥
层，下面的盐分就上不来。第一
年，水稻产量就有六七百斤，这
一成果太了不得了，过去那可
是颗粒无收的芦苇荒地呀！

如今，中科院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在封丘的大规模综合治理
试验，已经明确无误地成为永
载史册的浓重一笔，但在当时，
在国家上下心急如焚的心境
下，面对两三年内改良数千万
亩风沙盐碱地的压力，能创造
性地想出“井灌沟排”等办法，
提供治理旱涝碱沙的珍贵经
验，殊为不易。

“有人说包括中科院在内
的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对黄淮
海平原综合治理的巨大成果，
是中国农业战线的‘两弹一
星’，这一点都不夸张。”席荣珖
先生说。

在1965年11月的封丘工
作总结会议上，中科院地质研
究所的罗焕炎提出把井灌沟
排试验区扩大到1万亩，熊毅
立即表示同意，经讨论，1万亩
还小，可以扩大为10万亩。

此刻的科学家们，犹如战
场上信心十足的将军，他们运
筹指点的，则是以万亩为计数
单位的大面积耕地。

建议迅速被上报，在12月
在京召开的中科院“黄淮海平

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领导小
组扩大会议”上得到认可。随
后，中科院正式向国家科委和
国务院农办申请，将封丘十万
亩井灌沟排中间试验列为国
家试验项目，1966年至1968
年完成，同时，申请在试验区
内约打150眼机井，并由国家
投资配备动力及提水工具，投
资需约345.4万元。

第二年2月8日，国家科
委和国务院农办同意申请。

冥冥中，这一对中国农业开发
影响极其深远的推广试验，抢
在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启动，
虽然留的时间已不多，却不能
不说是一种幸运。

4月，封丘成立十万亩办
公室。一场庞大的打井战斗
随即开始，目标，就是把盛水
源的经验复制到封丘的10万
亩试验区内。

机井这东西在今天再常
见不过，但在当时还是稀罕

把黄土高原的淤泥留在封丘

试验抢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启动

物，每次打井，都会吸引大量老
百姓围观。傅积平还记得当时
有个奇怪的风俗，打井时妇女
不能在场，否则会打不出水。

据说，盛水源的梅花井是
新中国最早的几口机井，而数
百个机井在封丘的迅速掘进，
也使这里成为当时全国机井最
密集的地区。

实际上，国家批的资金只
有一两百万元，而中科院这段
时间最终在封丘却打了255口
井。“一口井配一个水泵和柴油
机，机器都是派人从山东拉回
来的，一口井连工带料大概花
四五千，我们的想法是勒紧裤
腰带也要多打一些井。”席荣珖
回忆。

席荣珖当时在水文组，核
心任务就是打井，封丘所打的
机井中，他直接参与的有五分
之一，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干活，
几乎住遍了全县的村子。

到了当年10月，井全部打

好，断续抽水灌溉7个月，试区
地下水位真的降了半米至1.5
米，土地盐碱化程度大为减轻。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
开始，“井灌沟排”的推广受到
干扰，整项工作时断时续，勉强
推进，至1969年10月作出初步
总结，“十万亩井灌沟排中间试
验”宣告结束。

但是，这一试验的巨大贡
献已经显现出来，1965年起，封
丘的粮食平均单产再未低于过
100斤，盐碱地从50.4万亩减至
1969年的不足30万亩。封丘
成为我国盐碱土地开发试验最
重要的核心试验区，近邻县如
原阳和延津、新乡专区，乃至
外地如新疆等地都有人来参观
学习。十万亩中间试验的成果
也被上报，引起国家科委、国务
院的重视，为整个黄淮海平原
治理盐碱地提供了示范和科学
依据。

封丘试验站内的熊毅像，就守在试验田边。

1965年，土壤专家熊毅（右一）在封丘尝试打井治理土壤盐碱。图为熊毅在机井旁观察抽水试验。翻拍资料照片


